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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救不过来的时候，有个人突然

出面劝说：“把器官捐了吧。”任

谁情感上都难以接受。

很多人不理解：人还没去世，

哪能就要谈器官捐献？！这就牵涉

到器官捐献黄金时间的问题——一

般捐献黄金时间是患者发病后的 72

小时内：第一个 24 小时是家属了解

病情，接受现状，通常不适合谈器

官捐献；第二个 24 小时，需要协调

员在家属接受患者病情无法救治的

前提下，开始接触患者家属，谈及

捐献概念；第三个 24 小时，如果还

没推进器官捐献，往往就会由于潜

在捐献者病情太重，而丧失捐献机

会。

再加上器官摘取的黄金时间在

心脏停跳的2到5分钟之内，之后，

很快进入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捐

献工作必须在医学上认定潜在捐献

者无法救治，处于不可逆脑损伤甚

至脑死亡的状态下，立即进入捐献

协调。

很多人也疑惑：为什么捐献是

无偿的，但使用移植物却是有偿的？

这是两个概念，后者蕴含了前期的

投入成本，比如保存、运输等等。

2015 年，全国器官捐献管理中

心组建了这支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

一开始，协调员懵懂上路，无人问津，

只能做些宣传工作——协调员会根

据国外协会发布的文献和辅导手册

进行培训，通过学习了解器官捐献

的流程和理念，知道亲属心理应激

的过程，把握人的情感节奏，学会

向家属解释协调员工作的意义。

在中国，人体器官协调员队伍

里，一般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

有些人把协调员称为“生命摆渡人”，

肩上扛着很多责任。在器官捐献过

程中，对协调员的要求是很高的，

既要懂得心理学，掌握社会学，还

要有法律、政策、福利等各方面的

知识储备，协调员是纽带，也是桥梁。

但早期这个职业不被认可和理

解，也是现实。高晓刚遇见过愿意

捐献的家属，也碰到过反对的、先

反对后同意的，这些都很正常，体

现了双方建立的沟通和信任。他做

协调员的过程中，也见到了无数个

中国家庭的人间百态。

“冷血”生父谈条件：
捐献可以，拿钱来

高晓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遇

到过一些拿捐献谈条件的父母，不

为生命的延续，而是为了钱。

2017 年，有一个在崇明岛打工

好意思，还没顾上吃饭。”

高晓刚是名医生，工作状态时

常如此，没点、不规律、顾不上吃

饭。更特殊的是，曾经他还有另外

一个身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人还没去世，他就要去谈器官捐献。

延续生命的黄金时间：
72 小时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个

2015 年后才出现的新兴职业。

2015 年前，中国拯救终末期病

人的手段，通常是使用死囚犯的器

官进行移植——当时没有公民自愿

捐献的体系，此举实属无奈，长期

下来，反而形成了负担和累赘。

此外，司法改革之后，器官短

缺的矛盾更加突出。据统计，中国

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 150

万人，可其中只有约 1 万人能够做

上手术。

如何摆脱对死囚器官的依赖，

解决这个困境呢？

最好的办法是鼓励公民自愿捐

献——倡导公民在生命不可挽救时，

“自愿、无偿”捐献能用的器官，

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

但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太

难了。

试想一下，当一个人早上还在

和家人讨论晚上买什么菜，假期去

哪里玩时，突然家人就脑溢血倒地，

　　截至 2021 年 4 月，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登记人数为7万
人次，每年实现器官移植手术约1万例。

左图：高晓刚医生。




